小姐，请您认真考虑一下，让羽公子陪您入宫，对您百利无害，而且这也是您和羽公子在一起的唯一方法啊！”

高贵典雅的闺房中，一个二十七八的美妇正苦口婆心的劝说着眼前的娇美少女。

女子十七八岁的年纪，肤若凝脂，气若幽兰，配上一张绝美的瓜子脸，端是人间尤物。神色间的几分忧郁更为其添加了几分我见犹怜的柔美。

“兰姐，你不要再说了，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无法实现承诺，与羽公子厮守一生已经是愧对于他，又怎能让他，让他净身同我入宫，我骊雪儿岂能做出这么自私的事来？”

少女骊雪儿斩钉截铁的说到，心中更加凄苦。

她乃当朝太尉之独女，天资聪颖，更加貌若仙子，深受父母喜爱，甚至择婿一事其父也曾放言任其自行择婿。羽尚便是她所钟意的男子，羽尚虽为布衣，却善奇思，有远略，更加风度翩翩，注定非池中之物。二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怎奈命运给二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次偶然的微服出巡皇帝目睹了骊雪儿的芳容，便下旨招其入宫。

面对命运的洪流，宛若风中弱柳的骊雪儿无力反抗，身为人女的她也无法做出任性的选择连累父亲，只能忍痛离开情郎，决定入宫。

这时，骊雪儿的亲卫兰儿不忍她伤心欲绝，提出了将羽尚阉割，作为太监陪同骊雪儿入宫的提议。

“小姐，您琉璃国色，加之受到天子青睐，必会荣宠一时！然而，一如宫廷深似海！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里，以小姐您的阅历，只怕难有作为，甚至生出祸端也是有可能的！可若将羽尚公子带入宫中，以他的智计，进，使您母仪天下，退，也可保您平安一生。而无论前后，皆可让您与羽公子厮守一生啊！”

“我绝不能害羽公子去，去。。。去了”

骊雪儿小脸微红，去势二字难以出口。

“若是属下能让羽公子保留男人能力呢？小姐是否同意此事？”

兰儿眼神微微一闪，开口问道，目光炯炯的盯着骊雪儿。二人有主仆之名，却有姐妹之宜，这也是兰儿敢这般失了臣属分寸的劝谏骊雪儿的原因，为了骊雪儿的未来，兰儿这里用了些技巧，保留男人的能力，不代表不阉了，只是。。。”

骊雪儿美眸先是一亮，随机又暗淡下来，淡淡道：

“适才只想着绝不会让羽公子变成废人，却从未想过其他。兰姐，你的想法着实荒唐，我嫁给天子，再与羽公子苟合，那我成了什么？”

“小姐，属下可没说您入宫后要与羽公子怎么样啊!这是您自己说的，也是您自己想的！”兰儿轻声道;

“与您厮守一生的，不会是佳丽三千的天子，而是与您朝夕相伴的羽公子。至于入宫，委身天子，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羽公子不会介意的。您好好想想吧。”

言毕，对骊雪儿躬身施礼告退。

“等等，真的，真的可以不不那个羽公子么？”

在兰儿退出门的前一刻，骊雪儿忸怩万分的问出了这句话。兰儿狡黠一笑，达到：

“属下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初想法就是为了不让小姐变成深宫怨妇，自然是要保留羽公子男人的能力了，当然，属下为羽公子保留的能力小姐用不用属下不敢干预！”

。。。。。。

羽尚家中

“以羽公子的智慧,只怕在下尚未说完，便已洞悉全局了吧，不知羽公子有何打算？”兰儿目光直视羽尚，不愠不火的问道。

“雪儿没有直接拒绝，这是想给她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罢了，到了抉择的时候，她一定会拒绝，你也很清楚，所以你来找我，而我，别无选择，是么？”羽尚平静的注视眼前美妇，以同样不愠不火的语气回应。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你拒绝了我会不会杀你灭口，可是我真想知道，愿意为了雪儿而被阉么？”

面对彼此，二人说话的思维跳跃度都很大，只是今天的兰儿竟古怪的问出了这种问题。

“弱水三千，我只饮雪儿这以瓢，我的胯下之物，长在我身，却为她所主，她若有意，切成肉泥也无不可！只是现在，她要嫁给别的男人，而我无法阻止，还要阉了自己去伺候他们，哼，就算不阉，我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东西”羽尚眼中闪过难掩的落寞，苦涩道。

“脱裤子，躺下，时间不多了。”兰儿轻叹一声，打来带来的背包，将里面的刀子，瓶子，药粉，纱布等物品摆放到茶几上，同时对羽尚吩咐道。

“现在就要阉了我？你要亲自动手？时间会来不及么?”尽管已经有了为爱而阉的想法,突如其来的进程也不禁让羽尚心中一阵颤栗。

“我对小姐说的保留你男人的能力自然不是骗她的，我可以将你的肉棍阉掉后接回去的。不过也只有我亲手用特殊手法阉掉的行，所以只能由我来阉了你。小姐七天后就要入宫了，我现在割了你还要你秘法为你疗伤才能赶得上。

见羽尚没有脱裤子的意思，兰儿挥刀如风，转眼间将羽尚的衣物切碎，露出赤裸的身体，同时口中还为羽尚做出解释。

羽尚下意识的并拢双腿，并以手护在腿间企图遮蔽，却又苦笑着放开，眼前这女子是要阉掉自己的，还遮什么？

面对羽尚的裸替，兰儿显得很平静，拿起小刀正待消毒，又想到了什么，不由放下小刀，顺便瞥了一眼羽尚胯间那“蠢蠢欲动”的命根子一眼，没好气道:

“男人就是男人,都要被割看,还不老实。对了,差点忘记告诉你了，你的肉棍我割下后是可以接回去的，但是割下后必须以你两颗肉球为其养料才可以将它保存完好，使其可以接回。可是肉球是无法接回的，你可以理解为球和棍的材质不同！

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割下你的肉棍后将你的球以缩阳入腹的方式放入你体内，不过这样的话你的肉棍也就无法接回去了！

换句话说，你现在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了，肉球，肉棍，你只能保留一个！”

“当然是留下肉棍，那样才算是保留男人的能力吧，就是不知没了蛋蛋它还能用多久。我该怎么配合你呢？”原本被告知被阉后还能接回去的欣喜消散了大半，但终究比其他太监好上太多，羽尚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声音略微发颤的回答道。又套弄了两下肉棍，喃喃自语：“这应雪儿的，可惜不能为她所用，甚至不能由她来割”

在提到骊雪儿的时候，原本就蠢蠢欲动的肉棍竟擎天一柱，足有十七八厘米的样子。

“不需要你配合什么，躺好就是了。我可以让你每天服用固定药物，让你每天都保持男人能力，不过失去肉蛋的你注定无法生育罢了”兰儿的表情依旧平静，轻轻推着羽尚躺下，将其双腿，左右大字型捆好，撇了一眼正在套弄那话儿的右手一眼，心中眼前男子算是一代奇男子了吧，可惜，无论什么样的男人，在面临阉割的时候，都是这么不堪。

紧紧握了一下僵硬如柱的那话儿一下，又重重的捏了一下那平时分外爱惜的蛋蛋一下，感受生命中最后一次蛋疼。将右臂平摊，让兰儿将羽尚彻底绑好，等待着阉割的来临。

羽尚并不怀疑兰儿的话，眼前女子不仅蕙质兰心，武功高强，更是医国圣手，更是亲眼见证过她为人接续断手的奇迹。

“为了接回去后不影响它的功能，在阉割过程中是不能使用麻药的，我要割了，准备好了吗？”

那峥嵘的巨根被一只精巧的双手握住，不禁让羽尚一阵兴奋的颤栗，阉割的恐惧似乎成了最好的催情剂，让他疯狂的渴望着展现男人的雄风。

“等，等等，我，我”此时的羽尚不再是那个风度翩仙，惊才绝艳的奇男子，只是一个被阉割的恐惧充斥的男人！那沉静如水的理智无法压灭身为男子的他对阉割的恐惧，本能的抗拒着那阉割的到来，难以接受胯间的巨物马上要离体而去的命运。

“嗯，哦，嘶……”就在羽尚被恐惧充斥的时候，肉棍突被一阵温暖所包裹，那滑腻的触感，灵活游走在龟头上的粉舌不禁让他倒吸一口冷气。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一幕。

竟然是兰儿俯下身去，含住了他的那话儿！

“这是必要的步骤，羽尚，你作为男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兰儿收下了，你安静的享受与承受就是了”不待羽尚发问，兰儿便媚眼如丝的抬头扫撇一眼羽尚，解释了一句，又继续“忙”她的了。

兰儿的手法很生涩，但却很认真，似乎羽尚胯间之物是什么绝世美味，细细品味，极尽温柔。羽尚原本因为阉割刺激就坚硬如铁的那话儿在兰儿的刺激下，更是颤栗连连，只是片刻，一股液体便要喷薄而出。

咔嚓!咔嚓!

就在羽尚喷薄的刹那，来不及感受属于男人的快感，兰儿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不足巴掌大小，刃口只有三四厘米的剪刀，在羽尚胯间飞速划过，伴随着两声剪断的声音，将羽尚胯间的男根从最根部彻底剪断！

啊—

从天堂岛地狱的一瞬间，突如其来的剧痛只是让羽尚发出短暂的吼声，口中便被兰儿塞了一团白布，只得死死咬住来发泄那痛彻灵魂的折磨。

兰儿将羽尚肉棒割掉后并未将含在口中的龟头吐出，而是依旧用香舌笨拙的挑逗着，同时，抓起药粉洒在肉棍被割下的根本，顺势塞住羽尚的嘴巴，玉手犹如穿花蝴蝶般在羽尚被割掉命根的胯间施针，片刻便已止住那喷涌不止的鲜血。

片刻，兰儿将用药粉止血的肉棍龟头朝下小心的放入装满绿色液体的瓷瓶中，目光落在了羽尚胯间的两颗蛋蛋上。

“羽尚，接下来我要用特殊手法取走你的肉丸，过程会很痛苦，但为了日后接回你的肉棍，不得不如此。”望着羽尚那惨白的脸色，凸起的青筋，被冷汗与鲜血浸湿的床单，兰儿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不过事已至此，若是不这么做，才是害了羽尚。

此时的羽尚自是无力答话，却也绝不会反对兰儿的行为。

兰儿手握精致的小刀，划出一个美妙的弧度，犹如庖丁解牛般眨眼间便将羽尚胯间的阴囊尽数割下，那生下来便被阴囊保护的蛋蛋便完完全全的暴露在了空气中。

羽尚直愣愣的看着眼前这一幕，肉棍被割带来的麻木并未让他觉得阴囊被割有多么痛苦，可是他已经意识到了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

兰儿伸出双手，一手一个，将羽尚的两颗肉丸握在掌心，缓慢向后拉伸，直到将与羽尚相连接的精索拉直才肯停下。然后双手泛起淡紫色光芒，将两颗肉丸缓缓向一起挤压。

羽尚双目暴突，目眦欲裂的盯着这一幕的发生，那犹如脏腑被挤扁的痛苦还要远胜之前的肉棍被割！兰儿心中暗暗叹息，玉手却更加用力的将两颗肉丸挤在一起。

噗！噗！

终于，在兰儿的纤手中，羽尚的两颗肉丸尽数被兰儿挤爆。奇异的事，被挤爆的肉丸并未变成蛋黄洒落一地，而是在兰儿手中紫芒的作用下合二为一，成了一个新的大肉丸。

直到此时，兰儿才长舒一口气，随手扯断与大肉丸连接的两条精索，又取出浸在绿色液体中的肉棍，将肉丸贴在肉棍切口处，在紫芒的作用下，肉棍竟与肉丸贴合在一起，原本的肉棍的切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淡粉色的肉球。

拿起肉棍，再次含在龟头，不出兰儿所料，割下后就疲软的肉棍再次坚挺如柱。美眸中闪过一丝鉴定，不再迟疑，撤下衣裙，伴随着一声闷哼，将肉棍插入自己身体。

“你割下的肉棍以你肉丸的为养料，再加上我纯阴之力的滋润，才可以脱离你身体而存在，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兰儿看了一眼瞠目结舌的羽尚一眼，沙哑的解释了一句，便不再理他，抽动起羽尚的肉棍来。

让羽尚目光紧缩的是，兰儿股间竟随着她的抽动流淌出一丝鲜红的血迹。，可惜被阉割的身心剧痛折磨之下的他已经没有经历去想兰儿的动机。

此时羽尚最大的念头便是觉得讽刺：

一个女人用残忍的手法将你虐阉，并当着你的面用从你身上割下来的东西自慰，世上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能羞辱一个男人么？更加讽刺的是，你非但不能怨恨这个女人，还要从骨子里对她感激涕零！

这就是要与雪儿厮守的代价么?恐怕这只是个开始吧。!

……

“你们都下去吧,小羽子留下”

骊贵人入宫第二天,皇帝便下旨临幸骊贵人,这是天大的荣宠,然而,骊雪儿对此显得平静异常,屏退左右.只留羽尚一人。

“你这是何苦呢，是雪儿害了你啊！”

开口的是羽尚，模仿着骊雪儿的口吻，抢在骊雪儿前面说出了这句雪儿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话。

“雪儿，木已成舟，我不能失去你，所以别无选择，为了你变成这样我不后悔。而你也别无选择，既然入宫了，自然要有这么一天的，我们坦然接受就是，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永远是我心中那个纯洁如白雪的雪儿。”

羽尚走上前去，将骊雪儿轻轻拥入怀中，轻声安慰着。嗅着她属于少女的体香，心中剧烈的抽搐着。过了今夜，自己只怕再也闻不到这种雪香了。一切都将变得不同。他爱她，爱极了她！所以为了她不惜阉了自己，而她无论变成什么样也不会嫌弃她。可是一想到洁白如雪的她今晚就要被一个男人玷污，而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着宿命的到来，以最卑微的姿态恭迎那个将要玷污雪儿的男人的到来，感激涕零的对她染指雪儿的行为谢恩，他的心，比他被阉割时还要痛千百倍。

“还疼吗？”一只小手伸入羽尚裤中，轻抚羽尚平滑的下体，可惜那里空空如也。美眸中充满了心疼的问道。

“兰姐医术通玄，三天后就不怎么疼痛了，过几天伤口长好就可以接回去了”

提到兰儿，骊雪儿美眸中闪过恨意，若非木已成抽，她绝不会同意让羽尚作为太监陪她入宫的。不过也因此，骊雪儿再没给过兰儿好脸色。若非羽尚的命根子只有她能接回去，骊雪儿甚至不会带她入宫。

羽尚知道骊雪儿的心结，轻声道；

“兰儿能想到的，我自然也能，我也有了入宫做太监伺候你的打算，只是没想到，她竟然能帮我接回去，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哼，切就切了，还接回去干嘛！”似乎想到了什么，骊雪儿俏脸一红，微嗔道。

“当然是给你的天子夫君待绿帽子啊”

调笑间，一句没有经过大脑的话脱口而出，说完便知不妥，却也难以补救。果然，二人一时陷入沉默，只是彼此静静相拥。

“羽公……羽哥哥，吻我”良久，骊雪儿突然鼓起勇气，说了这么一句，不待羽尚回应，已经吻向了羽尚。二人情投意合，却相敬如宾，这还是二人第一次亲吻。

感受着那用力噘起的嫩唇，冒冒失失闯入自己口中的丁香笨舌，羽尚亦是情难自禁，张开大口，激情的回应起来。

良久，唇分，骊雪儿吐气如兰，动作却有几分狂野的撕下衣衫，美目迷离道：

“羽哥哥，吻我，吻我，雪儿要在自己还是干净的时候，把自己交给你品尝，你要愿意，就吻便雪儿全身吧，在雪儿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羽哥哥的痕迹！”

羽尚现在只是个阉人，没能力要了骊雪儿，即使有能力，也是不能，天子妃嫔失贞，会让他们的一切都灰飞烟灭，这是骊雪儿唯一能给羽尚的。

“雪儿……”羽尚心中也燃起一团炙热，就要扑向雪儿。

“皇上有旨，今晚在慧雪宫用膳，骊贵人伺候着”

不待二人继续，一道突如其来的圣旨将二人最后的温存之火也浇灭。骊雪儿只得最后默默地看了一眼羽尚，便不得不开始沐浴更衣，准备接驾。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驾临，骊雪儿率领慧雪宫众宫娥太监接驾。皇帝下轿，抓住骊雪儿玉手，将其扶起，上下打量一番，满意的点点头，笑道：

“多日不见，骊贵人越发清减了，不过也更加光彩照人了，朕很喜欢！一起用膳吧”拉着身体僵硬的骊雪儿走了几步，才对众宫娥太监挥手道：

“你们各忙各的去吧”

羽尚就跪在骊雪儿身后，头也低的很低，双拳紧握。心中恨意滔天，就是眼前的男人，眼前这个自己跪迎，却似自己如无物，一句话便将自己心爱的女子据为己有，而自己，也只能委曲求全，不得不阉了自己来与心爱女子在一起。更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女子被这男人带走，为所欲为。

“你早就有了迎接这一天的觉悟了，这也是你们之间最后一道考验了”兰儿低不可闻的提醒让羽尚恢复了理智，默默地回去伺候皇帝与新贵人。

“皇上，臣妾不会喝酒”这是羽尚回到店中听到的骊雪儿略带惶恐的声音。只见皇帝与骊雪儿并排而坐，打手抓着雪儿的小手，饶有兴致的欣赏着骊雪儿娇怯的风情。

“这可不行啊，寡酒难饮，骊贵人不会喝，朕教你喝好了。”言罢，大口饮了一口酒，就像骊雪儿的小口吻去。

不知所措的骊雪儿求助的目光正好瞥向羽尚，迎来的却是羽尚悲切的神色，终于任命了般的静静等待着接下来的宿命。

皇帝在美人羞怯的服服侍完香烟的晚饭，便宣布就寝，眼前的佳人着实让阅女无数的他也为之心痒难耐，升起了立即采摘的念头。

皇帝在宠幸妃子的时候，账外是要又宫娥太监在账外伺候的，而羽尚身为骊贵人的贴身太监，便当仁不让的侍候在了账外。

虽然隔着沙账,却可轻易看清纱账中的一切,此时皇帝已经在骊雪儿羞怯的服侍下脱光了衣服,胯下的阳物正直挺挺的对着骊雪儿,第一次见到男子阳物的骊雪儿羞的连脖子也染上了淡淡的粉色,,头更是恨不得低到脚底下去。这由不得她不羞怯，要未经人事的她，在自己心爱的男人的悲痛的目光注视下，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在另一个男人面前绽放，她岂能不羞怯？

“贵人迟迟不肯褪去衣衫，那就让朕服侍贵人好了。”

皇帝的性致很高，尽情的逗弄着羞怯的骊雪儿,欣赏着绝世佳人羞不可抑的美态。大手剥落美人衣衫，顺便在美人身上拨弄，美人儿哪里是花丛老手的皇帝对手，发出压抑不住的阵阵呻吟。

“皇，皇上，你好坏啊，别，别碰那里，痒啊，嗯，啊……”

浑然天成，傲然饱满的酥胸，修长白皙的双腿，紧致有弹性的翘臀，晶莹如玉的双足，配上一张精致万分的俊脸，是个十足十的人间绝品，而皇帝正惬意十足的享用着一切。

眼前的风景，佳人的媚态，一一在羽尚眼前绽放，他也是最有资格欣赏享用这一切的人，可惜，他现在只剩下了旁观的资格——以阉割自己换来的代价换来的旁观资格。或许皇帝会让他推屁股来“参与”其中，羽尚自嘲的想着。

慧雪宫的一间偏殿中，兰儿神色古怪的看着眼前坚硬如铁的肉棍，羽尚的肉棍被割下后是由她保存的。羽尚的肉棍虽被割下，但是在兰儿秘法的保存下，是与羽尚有着联系的，羽尚此时有着强烈的冲动，这根肉棍才会如此雄起的。而此时,应该是皇帝宠幸骊雪儿才是,看着自己心爱女人被别的男人压在胯下婉转承欢,羽尚居然??

“皇，皇上，饶了臣妾吧，臣妾受不了，求，求皇上要了臣，臣妾吧”在皇帝的挑逗下，一败涂地的骊雪儿终于屈服，说出了这句话。从一开始她就知道，皇帝这般挑逗就是为了让自己说出这句话来满足他的成就感，只是她不愿在羽尚面前漏出这样一面，奈何皇帝的挑逗又岂是她一个少女能承受的？为了不漏出更多丑态，唯有屈服。

“哈哈哈哈哈”

伴随一阵爽朗的笑声，皇帝分开骊雪儿双腿，抗在肩头，早已挺抢待弹的他不在犹豫，将阳具毫不留情的全部刺入骊雪儿身体。

“啊……啊……”

尽管适才的挑逗下让骊雪儿春潮泛滥，但是皇帝的凶猛刺入依旧带给了她撕裂般的剧痛。

“哈哈，雪儿，记住这种感觉，女人的一生，只会痛这么一次，只为一人而痛，接下来，朕要将你彻底征服！”

皇帝是一个征服欲十足的人，在贯穿了骊雪儿后，他没有丝毫怜惜，一波波凶猛如海啸般的攻势席卷着初为人妇的骊雪儿。

那划破少女贞洁的痛呼，皇帝征服感十足的话语，犹如根根刀子扎入羽尚心头，心爱女子那撕心裂肺的哀吟更是让他心痛万分，可是此刻，他只能默默注视。

皇帝虽然御女无数，却颇善“养龟”，足足折腾了骊雪儿半个时辰才肯罢休，一手搂着筋疲力尽的骊雪儿，一手抓着骊雪儿已经被他捏的变形的酥胸，准备睡去。

然而，不待其睡去，便被其贴身太监叫请走，似乎是廷尉有要事禀报。

“你们都出去吧，不用你们伺候，本宫自己睡会，不得打扰”皇帝走后，传来了骊雪儿沙哑的声音。店内只剩下羽尚与疲惫不堪的骊雪儿。

“羽，羽，羽哥哥，你也出去好吗？让我一个人待会。”骊雪儿张了几次口，依旧称呼羽尚为羽哥哥。只是此时的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羽尚。

“你，你先出去好吗，雪儿不纯洁了，雪儿没脸见你”见羽尚非但没有出去，反而走入纱账，骊雪儿一把拾起被子，将自己整个人都缩在被中，她现在最不愿见的人就是羽尚了。

“雪染了尘埃，会化成水，水化成气，气依旧会化成雪，到头来，雪是雪，尘埃是尘埃，雪永远不会不纯洁，不纯洁的，只能是尘埃。”羽尚掀开被子，直视雪儿双眼，郑重道。

今日的这一幕二人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真的发生了，依旧成了她难以抹去的心结。

“雪儿，我想做一件事”

低头吻去两行晶莹的泪滴从雪儿脸颊滑落，看着骊雪儿，轻声道。

不待雪儿回应，羽尚已经掀开被子，轻轻分开雪儿双腿，注视着雪儿一片狼藉的下身，在天子的毫不怜惜的摧残下，那微微外翻，红肿的小唇中正散发着腥臭的精液气息，还夹杂着刺鼻的血腥气，初经人事的骊雪儿在这般摧残下着实留了不少的血。腿间受创严重的她自然无法起身清理，适才不想见人的她也没有叫人来清理，这般狼藉的下体便展现在了羽尚眼前。

“羽哥哥，不要……”在骊雪儿的惊呼声中，羽尚坚定地吻向了骊雪儿腿间的狼藉，用舌头为骊雪儿清理起来。

精液入口后羽尚本能的一阵反胃，但还是以其意志力将其吞下。并继续温柔的为她清理。

二人看不到的一个角落，准备前来开到骊雪儿一二的兰儿正神色古怪的看着眼前一幕。让她神色古怪的不是羽尚的行为，而是——她所保存的羽尚的肉棍，此刻又一次变得坚硬如铁了。

“羽哥哥，你这是何苦呢？”两行清泪再次不受抑制的奔涌而出，羽尚以这种方式告诉她，他不嫌弃她。可是，她拿什么去承受？羽尚为了她阉了自己，为了打开她的心结不惜去填别人留在她身体里的精液。

然而很快，她就来不及想这些了，清理完骊雪儿的小穴羽尚并没有离开，而是卖力的舔弄起来，博览群书的他有一种书自然也是读过的。添穴的书籍正是他在认识骊雪儿后才读的，这也是他唯一值得用出这些技巧的女子，只是他当时做梦也想不到那会是在别人在占有骊雪儿后他才有甜添骊雪儿充斥着精液的小穴的机会。

皇帝在进入之前的挑逗让她的身体真的升起了敞开蓬门迎君来的渴望，但是进入之后的凶猛带给她的只有痛处，羽尚的舌吻带给她的酥麻的快感不禁让她升起属于女人的渴望。

……

将骊雪儿“初潮”的汁液尽数吞下，笑看面色潮红的骊雪儿，轻声道：

“雪儿，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等兰儿帮我把东西接回来，会变得更好。相信我，未来，会很美好的。”

只是，未来，真的会那么轻易的美好吗？

……

“我成了真正的太监,你会嫌弃我么?”

羽尚抱着怀中佳人,他真的觉得命运充满了苦涩,他不惜阉割入宫,更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视若珍宝的雪儿被别的男人肆无忌惮的蹂躏，以远超一个男人承受极限代价换来的厮守，却不堪一击。

命运垂青下他接回了肉棍，却发生了不足百一的概率的“过敏”，兰儿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让他恢复男儿雄风。然而来不及他展现雄风，宫中已经有了羽尚是假太监的传闻，尽管这小小的浪花被羽尚以雷霆手段掐灭，但是他们都知道，在这波澜诡谲的宫廷里，一场足以让他们灰飞烟灭的海啸正在酝酿！

这二年，他眼睁睁的看着雪儿从一个青涩少女被皇帝完完全全的开发，成了一个成熟少妇。皇帝很喜欢骊雪儿，在她的身上，皇帝总能升起异样的征服欲望，每个月都会有五六次在骊雪儿的宫中度过。骊雪儿更是从贵人晋级成了慧妃，若非没有子嗣，晋级为贵妃，甚至帝后也不是没有机会。

羽尚这二年也没有虚度，以寺人之身，纵横捭阖于宫廷朝堂之上，以慧妃的名义，结下不弱的一股朋党。他并不热衷权利，却渴望着颠覆！

他惊才绝艳，睿智无双，可兴一邦，亦可乱一国！但戏弄他的是命运，不是任何智慧与武力可以解决的。此时此刻，他唯一的选择便是再一次接受阉割！失去蛋蛋的他，这一次的阉割，只能是彻底的阉割。所以兰儿在留下一个医用箱后便离开了雪儿的寝宫，将最后的时间留给了二人。

尽管心中知道答案，羽尚还是不由自主的问出了这句话：

“我成了真正的太监,你会嫌弃我么?”

雪儿的头袋紧紧地贴在羽尚胸前，小脑袋摇的像拨浪鼓一般，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小手划入羽尚胯间，将那条逐渐觉醒的巨龙握在手中，这还是她第一次握住羽尚的巨物，感受着那让女子爱不释手的尺寸，小脸紧贴着那更加让她爱不释手的挚爱，轻轻套弄着，心中充充斥着不舍。

羽尚褪去衣裤，抬起雪儿趴在自己胸前，神色落寞的皓首，在其精致的双唇上点了一下，目光温柔如水，轻声呢喃道：

“这东西长在我身上，却从我门们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属于你了，只是由我保管而已，现在为你而割掉它，是它的职责，能够被你亲手割掉，是它的荣幸。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它长好，再给你割一次，我也觉得值得了。如果可以，我倒是希望割完还能再出来，哪怕长出来就是让你割掉，那也是我的荣幸。”

“羽郎，你要吗？兰姐说最好不要真的给你，让你体会到男人的乐趣再阉了你才是真的残忍，可是雪儿好想给你一次再阉了你”雪儿幽幽开口，相较羽尚，心中更加煎熬的事她。

“不要！”羽尚想也不想的到，不过不待雪儿失望，狡黠一笑，道：

“我说了，这东西是雪儿的，雪儿想怎么用它都是雪儿的自由！”

“你坏死了，比皇上还坏呢！”

雪儿挥起粉拳轻捶了羽尚一下，口中下意识的一句娇嗔，待其意识到不妥，羽尚已经陷入了沉默。

雪儿爱不爱皇帝？宫里的妃子爱不爱皇帝？皇帝并不在乎，也无需在乎，因为只要他愿意，可以分开任何女人的双腿，将其以任意姿势压在胯下，玩转承欢。就算是心有所属，重情重义的雪儿，也只能摆出温顺的姿态，任其将她从里到外的开发，占有！

面对一个君临天下，以霸道姿态将她彻底占有的皇帝，又怎能不在她心中留下痕迹？如果不是羽尚阉割入宫，或许皇帝在彻底征服雪儿身体的时候也征服了她的心。

羽尚的心中更是烦闷异常，雪儿被皇帝征伐的时候他就站在账外侍候，雪儿的表现他自然看在眼中，雪儿从最初的抗拒到不敢抗拒再到顺从，皇帝以一种霸道的方式，彻底掠夺了属于他的雪儿的身体，更要肆无忌惮的占据雪儿的心房。而自己，却只能选择默默地阉割，他阉割后或许会失去更多，甚至失去一切……

“羽郎，既然这东西属于雪儿，那么雪儿这么做你可别生气哦”

雪儿说了句不明所以的话，便缓缓俯下身去，张开粉唇，费力的吞下羽尚的阳物，舔弄起来。那熟练的动作看到羽尚微微愕然，又有些欣慰。这不知是她多少次品尝男人的阳物，但这却是她最为熟练的一次，或者说唯一熟练的一次，每次在皇帝淫威下她不得不含在那话儿的时候，她都是那么笨拙，却不想在为自己服务的时候，动作居然已经那么娴熟，这是为自己保留的么？

“嘶……”

在羽尚的吸气中，雪儿居然将羽尚那比皇帝长了近四厘米巨物彻底吞入口中，羽尚有些出神的看着雪儿，那强忍住异物如喉带来的不适引起的呕吐感，被呛出眼泪的美目中满是坚毅的目光，不由轻轻耸动起来。

每当皇帝插入雪儿小口后，都会毫不犹豫的剧烈抽动，雪儿那痛苦的神情对她而言是绝佳的催情剂，每每看到这一幕，羽尚都会心痛如绞，如今雪儿居然为了他主动如此。尽管雪儿已经有些适应了被插入喉咙的不适，但是他依旧无法狠下心来加剧动作。

在羽尚怅然若失的目光中，雪儿吐出了即将喷发的羽尚，将其轻轻推到，褪去自己衣衫，抚弄羽尚胯间的巨大。美眸中闪过一丝淫靡的炙热，缓缓坐了下去发出美妙的呻吟。

羽尚近乎窒息的配合着雪儿在自己身上上下起伏的娇躯，体会着那销魂蚀骨的快感，自己的肉棍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进入了那自己眼睁睁的看着皇帝霸占了两年,自己也舔了两年的，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圣地桃园。

……

“要是能永远留在里面该多好”

云散雨歇的二人静静相拥在一起，细细的体会着高潮后的余韵与温馨，这是属于二人的第一次，只怕也是唯一的一次。

羽尚更是有些出神，这是看了无数次的他第一次真的体会到做男人的乐趣，但天堂只有一瞬，转眼他就要进入地狱。再也无法体会到那销魂蚀骨的快感，更不能用自己天赋异禀的神器带给自己最心爱的雪儿快乐。

羽尚不舍得就这么将肉棍抽出，将肉棍所剩下的最后时光留在它最想去的地方，不舍的喃喃自语。

“坏羽羽，你不把小羽羽拿出来，是不是想在它被割掉的时候留在雪儿身体里？”

雪儿美眸如水，脸色挂满了高潮后的红晕，指尖不规则的在羽尚胸前滑动，魅意十足的询问着。

“进入它的使命之地，应该是它最好的归宿了吧，毕竟它终究难逃被阉的下场。雪儿，你，动手吧！”听到“割掉”的时候羽尚身体不争气的紧了紧，强行驱散那远超第一次被阉割时的恐惧，尽可能的将语气放的平淡的说到。

“哼，坏羽羽，你耍赖哦，明明把你的东西给我了，怎么处理由我支配才对，你不许指手画脚!还有,明明都三次了,怎么说要割掉小羽羽又要作怪了”

羽尚悲壮的情绪被雪儿用嗔怪打断,此时竟有些尴尬。支支吾吾道：

“雪儿，我想……想再……”

“不许想！我的东西只许我想！”雪儿再次霸道的打断羽尚，声音转柔，清若扶风，在羽尚耳旁的道：

“羽郎，你把男人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了雪儿，雪儿这就开始接受它了，你准备好了吗？”

“那是我的荣幸，随时期待它的到来”

羽尚的耳畔被雪儿潭口中的香气吹得有些发痒，近乎挑逗的话语不禁让他的肉棍再次挺立，然而此时雪儿已经将其从小穴中拿出，意识到接下来命运的羽尚不禁再次颤栗，声音略显颤抖的回应道。

雪儿拿起医用箱中的一个小药瓶，目光落在羽尚又一次坚挺如柱的阳物上，没好气道：

“小羽羽也想自己被割掉么？这个时候居然这么兴奋，这样也好，省了雪儿一番功夫！”

即将被阉割的羽尚平躺在床上，面对赤裸着绝美胴体居高临下审视着自己肉棍的雪儿，心中没来由的弱了几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卑微语气弱弱的祈求道：

“雪儿，可以不用麻药么？我想体验被你割掉的感觉”

雪儿的美眸闪了闪，不过终究没有理会羽尚的请求，将药粉均匀的洒在羽尚的阳物上。这是兰儿秘制的一种药粉，可以以将人的痛感降低九层九。然后终是不放心的说了一句。

“羽哥哥，你已经把小羽羽送给雪儿了哦，这么处理，你不许生气哦”

看着雪儿抿着小嘴，小心翼翼的娇俏模样，虽然心中略有遗憾，但羽尚又岂能拒绝，温柔道：

“雪儿，我没生气，只有有些迫不及待了，你快动手吧，”

“没感觉了么”雪儿的小手在羽尚肉棍捏了捏，问道。

“嗯，没感觉了”

“兰儿姐姐真厉害，这么快就没感觉了”雪儿有些惊奇，却因对兰儿的信服并未多想。

“快点动手吧，否则药效过去，羽哥哥就有的受了”第一被兰儿阉割的时候，为了可以接回去，没法使用麻药。而这一次阉了就是阉了，无法接回去，雪儿自然不舍得羽尚承受阉割之苦，给羽尚用了麻药。不过兰儿的麻药虽然神奇，却也无法这么快就见效。而羽尚此时不知为何，莫名的就是想被雪儿在他有感觉的时候阉了他，甚至不惜小小的欺骗一下雪儿让她在麻药还没完全见效的时候开始阉割。

在羽尚差异的目光中，雪儿并未从医用箱中拿出一把刀子或者剪子，而是少女手臂粗细的圆桶和一个精致的火炉。

一边将圆通套在羽尚的阳物上，一面调皮的说到，似乎是恶作剧成功的小女孩在炫耀着她的小聪明。

“羽哥哥，小羽羽确实是不能留在你身上了，雪儿要帮你去了它，但是雪儿从没说过要割掉它哦，反正兰儿姐姐的麻药那么厉害，这样也没关系吧”

此时的雪儿展现出俏皮可爱一面羽尚从未见过的另一面，相识之时她已是温柔娴静的大家闺秀，进入皇宫后不得不委身皇帝的她一直都是忧郁寡欢。然而也许是好女孩做“坏事”的成就感，也许是身为女子的她潜意识里对“消灭”男人坏东西的渴望，此时的她难得的恢复少女的活泼。

“……”失神于此时雪儿的少女姿态，羽尚来不及阻止，雪儿已经点燃火炉，开始了灼烧圆筒。顺着圆筒传来的热量无情的灼烧着羽尚的肉混。

此时麻药的效果已经发挥了七八成，但那婉如灵魂被撕裂般的剧痛依旧让羽尚陷入了昏厥。

……

“羽郎，你醒了?”

羽尚再次睁眼的时候正对上雪儿关切的眼神与平淡的话语，不由苦笑：

“我想做点坏事倒霉的是我，你做坏事倒霉的也是我啊，雪儿，我只是想被你阉割时候有点感觉而已，没想到……”

“已经熟了，想体验也晚了，再说了，除了疼还是疼，有什么好体验的。”表达了不满雪儿的语气就恢复了温柔，她又岂能因为这点小事真的生眼前这个为了她不惜两次阉割的男子的气呢？

羽尚愣愣的看着自己胯间，肉棍依旧如初般粗壮，却变成了金黄色泽，分粉红的龟头变成了晶莹的鲜红，不过原本的擎天而立却变成了横躺在腿间，伴随着蒸腾的热气，还散发出一阵阵让人食欲大振的烤肉香。

“羽哥哥，既然你把自己最宝贵的阳物给了雪儿，雪儿自然会好好保存它，雪儿现在就将它吞入腹中，将她变为滋养雪儿身体的养料，与雪儿永远的融为一体！”

骊雪儿拾起羽尚的肉棍，郑重的对羽尚说了自己意图，张开檀口，将鲜红的龟头吞下，不过并未急着啃咬，而是用滑腻的小舌头在其上面打着圈圈。

一个时辰前，雪儿的这般逗弄下羽尚爽的叫出声来，那坚挺的肉棍恨不得将天也捅个窟窿，而此时，那依旧显得颇为壮实的肉棍在佳人的逗弄下却没能带给他没有任何感觉，无尽的失落不禁涌上心头。

再也不是个男人了么？再也无法以男人的身份将她占有了么？再也无法带给她女人的快乐了么？

感受到了羽尚的情绪，雪儿赶忙停止了自己的挑逗，在羽尚一阵奇异的酥麻感中，龟头被雪儿的贝齿咬断嚼碎，不待其咽下，小口又一次大张，足足将肉棒咬断一大口，将整个小口塞满，狼吞虎咽的咀嚼起来。

“慢一点，慢一点！”羽尚轻抚雪儿秀发，发出不明意味的呻吟，暗暗叹息：

“雪儿你想快一点吃掉，结束我的痛苦么？可是我只有一条肉棍给你吃啊，我更希望你能吃的慢一点，久一点……”

埋在羽尚胯间的皓首微抬看了一眼羽尚，虽未言明，虽未名言，却也了解了他的心意。含混不清的道：

“坏小羽羽终于不坏了，还蛮好吃的”

珍而重之的咽下口中“美食”，将那被咬去一大截的肉棍含入口中，上下起伏了几下，并伸出粉色在被她贝齿咬的凹凸不平的肉棍面上一阵舔弄，终于，又小心翼翼的要掉了一小节，却没有急着咽下，而是调皮的说道：

“兰儿姐姐说小羽羽天赋异禀呢，如今只剩这么长了，真可惜呢！不过好像再长也没用了唉”

雪儿咽下第二节后又如法炮制的咬下第三节，大眼睛眨啊眨，天真无邪的说道：

“也不能说没用，最起码很好吃唉。”

“唔，小羽羽，雪儿想要了，小羽羽你快起来帮帮雪儿啊，你再这么软软的，雪儿就去找皇帝了哦，反正你也没皇上的大了。”

“小羽羽，现在好像是不是该改口叫你小小羽了？这么小了都满足不了雪儿了哦。”

“小小羽，你现在的样子好乖哦，以后到了雪儿的肚子里要听话哦。”

“羽哥哥，你的小小羽被雪儿吃下去了，你以后只能用舌头满足雪儿了哦，雪儿要是想被男人征服，只能找别人了。”

“羽哥哥，以前皇上最后进入雪儿的喉咙，而你的小小羽一下子进入了雪儿的肚子里，进入这么多开心吗？”

……

就这样，每次雪儿都在羽尚的肉棒上充满戏谑的咬下一小节，并不乏羞辱的调笑着。

羽尚无声的看着雪儿在自己抛开矜持，胯间肆无忌惮的调笑，这是她最后能证明如今已经进入美人腹中的肉棍存在存在的方式。

“还剩一小节了，挺兰儿姐姐说过，割的时候剩下一小节是正常的，也没人能拿这个做文章的。”尽管雪儿每次都吃掉很小的一节，羽尚的肉棍很长，但终究有被雪儿吃完的时候。就在羽尚胯间只剩下最后一二厘米的凸起的时候，，雪儿停止了适才的疯狂，柔声道。

吃羽尚阳物的时候，犹如被恶魔附体的她展现出了非人的疯狂，以此来发泄着二人在命运折磨下的痛苦，说出话只是一种发泄。

“都吃……还是留着吧”有心让雪儿将他的肉棍尽数吃下，却发现雪儿为了不让他腿间被烤伤，剩下的一节根本没有烤熟，羽尚不愿雪儿生吃他的肉棍，选择了保留。

……

羽尚躬身侍候在账外,一脸恭敬的看着账中肆意驰骋的皇帝与美眼迷离的骊雪儿。他被阉割不久，宫里便有了慧妃蓄养男宠的风波，不过自然影响不了已经阉割的羽尚与骊雪儿。此时正是被阉割后的他第一次伺候皇帝与慧妃就寝。

平静到僵硬的脸庞望着雪儿迷醉在欲海的娇颜，心中泛起一阵阵无力，无论如何，自己都没有了男人最基本的能力，再也不能让今生今世这朵最珍视的雪莲绽开在自己身前。

本以为已经见过无数次雪儿被眼前男子尽情亵玩，已经具有一定免疫力的他，心脏前所未有的剧烈抽搐起来，甚至比第一次见到雪儿被蹂躏还要剧烈的多，至少那时候的他，还有着拥有拥有这朵梦幻雪莲的希望，而现在的他，无论雪儿多么爱他，对他千肯万肯，他都没有了这样的能力，他只能看到自己最爱的女人在别的男人胯下承欢。

皇帝上朝而去，羽尚趴在骊雪儿床前，分开她的美腿，习惯的准备清理骊雪儿狼藉不堪的美穴中呆了半宿的精液。然而，他的动作却又僵在了那里。

‘把狗皇帝的吃干净，把自己的送进去！’这是二年来羽尚舔舐雪儿美穴时最强烈的念头，可是，他以后都没有了这样的能力！

“就算你喜欢看雪儿那里,也没必要盯着雪儿刚刚被别的男人弄成那样的样子猛瞧吧”

突如其来的悦耳声音惊醒沉默的羽尚,不过并未让他有丝毫的慌乱,慧雪宫里皆是他所筛选的心腹,能悄无声息接近的只有兰儿。没有理会兰儿的到来，抛开杂乱的思绪，将头埋在了雪儿胯间。

“兰儿姐，早啊！”兰儿的声音吵醒了正在沉睡的雪儿，迷迷糊糊的打了一声招呼，感受胯间滑腻的舌头带来的美妙触感，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埋怨的说道：

“羽郎，说过好多次了，不用这样的，你要是喜欢舔，雪儿洗干净了随便给你舔。”

“姐姐也和你说过好多次了，有的男人就是喜欢这样，他喜欢这么舔，你满足他就是了。”兰儿也笑着替羽尚回应，说出的话语让羽尚尴尬，却无法反驳，总不能说不喜欢吧？

“这虽然是个变态的爱好，但是在小羽子身上也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件好事哦！”

兰儿笑着扯掉正埋头在雪儿胯间卖力的羽尚的裤子，玉手伸进羽尚检查起羽尚胯间不足二厘米的残根。

……

五年后的皇城外，一男一女并排而行着。

“是我小看你了你，也害了你！早知你能颠覆这天下，夺了这昏君的皇位，当初就不该让你进宫了。”兰儿依旧是少妇打扮，娇俏的面容依旧如昔，岁月并未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只是白云苍狗，她眼前的男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不是借助雪儿为跳板，我没有发挥的舞台，我也只是一个书生罢了，根本没有与雪儿厮守的机会”羽尚却轻轻摇了摇头，不无唏嘘道。

“哦？雪儿成了你舞台了？”兰儿美眸一挑，紧紧盯着羽尚，不咸不淡的问道。

“雪儿永远是我心中最纯净的雪莲，怎样都不会改变的！但我有今天，确实离不开雪儿的身份！也离不开那狗皇帝的羞辱，他的每一次对雪儿的染指，都是我倾尽一切谋算天下的动力！”羽尚的声音坚定不移，他能有今天，说到到一切都是为了雪儿，买椟还珠的蠢事又岂能发生在他的身上？

雪儿曾经无数次迷醉在皇帝带给她身体欲望的海洋中，他羽尚也在环境的影响下甚至有些喜欢看到雪儿被别的男人蹂躏，但都为迷失本心，二人才是彼此的唯一！

“千里送行终须别，你回去吧!”兰儿见不得他那副模样，没好气道。

“你……能……留下来吗？留……下来……帮我！”已经手握天下，成为无冕之帝的羽尚面对眼前女子，说出这句话却显得十分艰难。

“天下虽然尚有些不稳，但以你的谋略，皆是跳梁小丑，不足为虑！”

“那玉茎重生呢？”

“这几年你也涉猎了不少医术，你应该知道，那是唯一的方法了！”兰儿不明意味的笑了笑，审视的目光让羽尚一阵不舒服。

“那我只能当一辈子阉人了。”羽尚叹息一声，神色落寞。

“雪儿的体质你是了解的，经历了皇帝的洗礼，无论她的性格多么淡雅娴静，她的体质都是极为……你知道。”

在羽尚冰冷的目光中，雪儿跳过了淫荡二字，不过还是继续言道:

“男人的滋润对她的体质而言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必须，而你的玉茎重生也是必须在她被别人蹂躏的刺激下才能激活你的欲望，才可以进行！这五年，皇帝对雪儿荣宠不绝，你的肉棍也在皇帝欺负雪儿的刺激下长到了四厘米，不过这样的你还远远不配做一个男人。

看了一眼沉默无语的羽尚一眼，不以为然的道：

“你爱她爱到可以不在乎一切，她也爱你爱到可以付出一切，为她找些个男宠又有何不可？”

“我为了让她不再被狗皇帝蹂躏，乱了天下，祸了苍生，终又掌了天下！”羽尚摊开双手在眼前，又紧紧抓握，神色狰狞道：

“到头来，还是要伺候别的男人蹂躏她！”

兰儿默默叹息，眼前男子有天妒之智，却为了骊雪儿，屡屡被命运所戏！他没有想命运屈服，却尝尽了与命运抗争的苦果。今时今日他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却依旧要品尝命运留给她的长久苦果！

这就是命运下，厮守的代价么？
